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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課題：自由、法律與良心
天主造人，又賜給了人自由這一個偉大的恩惠。自然律有法律的效力，因為它是造物主以祂至高的智慧而為自然界定下的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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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主子女的自由
人類的自由是有不同的範籌的。「免受威迫」的自由是指人可以不受外來勢力的左右而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例如言論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等等。「選擇」的自由，又可稱為「內心」的自由，是指人在做一個抉擇時可以不受外在的貧乏、或內心的私慾的左右；就是說，它不是指「做」與「不做」一個行為的自由，而是指人在沒有制肘的情況下，能夠自由自主地「抉擇」的自由。在倫理道德的層次上，自由的意思就是指一個人能夠確實地知道、能夠喜愛什麼是好的善的，因為好的善的東西就是一個人的自由意志，在不受私慾的左右、沒有罪惡的羈絆的情況下所喜愛的。
天主要人享有自由，為的是要人可以「自動尋求天主，並因自由而皈依天主，而抵達其幸福的圓滿境界。人性尊嚴要求人以有意識的自由抉擇而行事，意即出於個人的衷心悅服而行事，而非出於內在的盲目衝動，或出於外在的脅迫而行事。人將自己由私慾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並以自由選擇為善的方式，追求其宗旨，同時，又辛勤而有效地運用適宜的手段，這樣的人才算擁有人性尊嚴。」[1]
免受外來威迫的自由，和不受外在的貧乏、或內心的私慾左右的自由，換言之，完完整整的、屬於人性的自由，有很大的價值，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自由地和確實地知道、和能夠喜愛好的東西，不是為了什麼原因，而只是因為它是好的。而且更進一步地，我們因此而愛慕天主，因為祂是最好的。這樣，我們就會仿效天主，以達至我們受造的最終目標。所以，「真的自由 … 是人為天主肖像的傑出標誌。」[2]
聖經在整個救恩史的亮光之下探討人的自由。由於原祖父母犯了原罪，人本來從天主手中獲得了的自由就受到了奴役人類的罪過的壞影響，雖然人並沒有因此而完全地喪失了自由（參閱天主教教理，1739-1740）。藉著在舊約聖經裡已經宣告了和預許了的、光榮的十字聖架，基督「為所有的人帶來了救恩。基督把人自奴役他們的罪惡中贖回」（天主教教理，1741）。只有善用天主通過基督而賜給了我們的恩寵，人才可以在倫理道德的層次上享受完全的自由：「基督解救了我們，是為使我們獲得自由。」（迦5：1；及參閱天主教教理，1742）
人是會犯罪的。但是，這個事實並沒有使天主改變祂的計劃。祂仍然把自由賜給了祂所創造的人。握有權柄的機構應該懂得如何尊重每個人所享有的自由，避免定立一些超越公義範圍的法規。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一個良好的抉擇，不但是人在自由自主的情況下所作出的。更重要的是，人必須在充分明瞭「善」的無限價值時，才可以明白尊重他人的、可以犯錯的自由的道德責任。
2. 自然道德律
「法律」或「規律」一詞的意思可以是多方面的。自然律、新約的（即基督的）規律、以及人所制定的、管理社羣或教會的法律，都是各有不同的意義、但是又有共同點的道徳法律。
永恆律是指無限智慧的天主為著引領一眾受造物趨向其歸宿而定下的一套計劃。[3] 至於人類，永恆律就是天主定下了的救恩計劃。藉著這個計劃，天主「於創世以前，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為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疵的 … 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弗1：4-5）
天主按照每一種受造物各自的本性而引領它步向其歸宿。「但天主照顧人，有別於其他受造物：祂不是『從外面』用萬物的自然法則，而是『從裏面』，藉著人的理智照顧人，由於理智自然認識天主的永律，它可以指給人正確的方向，自由地有所作為。」[4]
「自然道德律」是永恆律的一個部分，適用於有理性的受造物（人類）。[5] 自然律「就是永遠的法律，種植在每一個有理性的人心內，使他們傾向於正直的行為與目標。」[6] 所以自然律是天主所制定的（天主性的，但也是自然的）。它就是人的理性所發出的亮光，使人能夠辨識是非黑白。自然道德律有法律的效力。它是「更高的理性」[7]，即是說，立法者天主的聲音和永恆律的解釋者。我們的靈性也分享著這個理性，我們的自由也是依附著它。它被稱為「自然」律，是因為它就是每一個人自然地有的理性的亮光。
「自然道德律」是天主向全人類顯示祂的救恩計劃的第一步。進而顯示救恩計劃的全部的，就是「天主的啓示」了。自然律「以對天主的渴望及服從為核心，祂是一切美善的本原和裁判者，並使人意識到他人是與自己平等的。」（天主教教理，1955）
— 屬性。自然道德律是普世性的，因為它掌管著所有人，無論他們屬於任何一個世代（參閱天主教教理，1956）。「自然道德律是不可變更的，雖然經歷世代的變遷仍保持原貌；它是思潮和風氣激流中的中流砥柱，並作它們進步的支持。表達自然道德律的規律，在實質上也時常有效。」（天主教教理，1958）[8]。自然道德律是強制性的，因為人若要去到天主那裡，就必須自由自主地行善和避惡。為此，他必須懂得如何分辨善與惡。可幸的是，人的理性的亮光能夠在這方面發揮作用。[9] 有時候，人要遵從自然道德律會是困難的，但卻永遠不會是不可能的。[10]
— 人對自然道德律的認識。自然道德律的各項訓條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憑著人本有的理性而認識的。然而事實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直接地和清晰無誤地認識每一項訓條（參閱天主教教理，1960）。人可以因為自己的傾向、社會和文化的氛圍、自己的教育水平或成長過程等等因素而不能有效地認識它。因為人現今的情況使他仍然受制於罪惡的影響，所以他必須依靠恩寵和天主的啓示，才能「以自己的能力，堅信肯定地，以及毫無錯誤地」認識各項道德上的真理。[11]
3. 天主的法律
天主啓示給了梅瑟的、舊約的法律「是啟示法律的第一步。它的道德規範已濃縮在十誡中」（天主教教理，1962）。十誡所要表達的，正是自然道德律的、顯而易見的各項結論。歸根結底，整個舊約的作用就是為了準備、宣布和標示出救世主的降臨。[12]
新法律，即基督的法律，「就是因信耶穌而賜予的聖神的恩寵。福音中也提到的外在的誡命可使人有此恩寵，或在人的生活中產生效果。」[13]
基督的法律的主要因素是天主聖神的恩賜。這恩賜使人獲得痊癒，並體現於藉著愛德而行動的信德。[14]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條內在的法律，給予人們一種內在的力量，以求達成它所教導的。其次，它也是一條成文的法律；我們可以在基督的教訓裡（在山中聖訓、真福八端等等），以及在眾宗徒的各種道德教導中找到它。它的總結就是愛的誡命。這個其次的因素絕對不是次要的。灌注入了一個信友心中的、天主聖神的恩賜，必然地會意味著這個人會「隨聖神的引導行事」，藉著相反「本性私慾的作為」的「聖神的效果」而顯示出來」。（參閱迦5：16-26）
自然道徳律的真正解釋者就是教會的訓導當局（參閱天主教教理，2036）。教會這個使命的對象不但是信友們，而且也涵蓋普世人類。這實在是基督的命令：「去、教訓萬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瑪28：19）。所以，每一個信友都有責任去給他人教導自然道徳律，因為藉著他自己的信徳，和教會訓導當局的襄佑，他可以很容易地和無誤地認識它。
4. 民法
民法是一個國家（一般來說是國家的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目的是明令及頒布自然道德律對國民的各項要求，以便利人民、及適當地規管人民在一個以政治方法組成的社會中生活。[15] 民法主要的作用應該是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安全、自由、正義、以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公共道德。[16]
義德給人帶來一個道義上的責任，就是人民該遵守合乎正義的民法。這個責任是輕或重，就要視乎每一條民法在促進社會公益方面的重要性。
不公義的民法是指那些違反自然道德律和違反社會公益的法律。具體地說，不公義的民法就是：
1) 禁止人民做一些他們在倫理道德上理應做的，或是強制人民做一些違反倫理道德的事情的；
2) 會損害公益（如生命、公義、基本的人權、婚姻與家庭等等），或危害對上述的公益提供保障的東西的；
3) 沒有合法和合理地公布的；
4) 不能合情合理地將社會的各種利益和負擔分配予人民的。
不公義的民法，在人的良知的層面上是無效的。相反，人有道義上的責任不去遵行這些法律，尤其是當它違反上述的1) 及2) 時。人也有道義上的責任去清楚地說明自己並不認同這些民法，以及盡己所能去修改它，起碼的是去減低它對社會的的壞影響。有時候，人需要憑著良心去作出反對（參閱天主教教理，2242-2243）。[17]
5. 管理教會的教會法和教會所定的規矩
為了拯救萬民，天主的意願就是要藉著一個人的組織，[18] 就是教會這個由耶穌基督所創立的，富有救靈所需的一切憑藉的團體。在這些憑藉中，其中一項就是教會的制定法規的權柄。在普世教會來說，有著這個權柄的人就是教宗。在個別教友團體來說，就是有責管理它的教區主教或類似的領導。管理普世教會的法律大部分都寫入了《天主教法典》之內。這法典有兩部分，分別適用於拉丁禮的、和東方禮的教會。
教友有道義上的責任去遵守教會法。[19] 這個責任按照每一件事情的輕重而有不同的嚴重性。
在教會的各項法規中，最一般性的有五項，就是一：在主日、及當守的法定慶節，必須參與全彌撒聖祭（參閱天主教教理，2042）；二：至少每年一次，及在有死亡的危險時，及在領聖體前若有需要時告除大罪（參閱天主教教理，2042）；三：至少每年一次，且是在復活期內，領聖體（參閱天主教教理，2042）；四：在教會指定的日子守大齋或小齋（參閱天主教教理，2043）；五：協助供應教會的所需（參閱天主教教理，2043）。
6. 自由與法律
一些以倫理道德為主題的言論似乎在隱喻著道德律的教訓與人的自由是背道而馳的。自由與規律似乎是互相對抗、互相限制，猶如兩者是誓不兩立似的。
事實上，一個人行使他的自由而做的事，並不是指他按著本能的、或是按著生理心理的需要而做出的行為。相反，它是指一個人按其對於善惡對錯的認識而作出的行為。人可以自由地實踐道德律所說明的善，以及自由地躱避同一的道德律所指出的惡。
一個違背道德律所指出的善的行為不但不是自由的行為，而且更是罪惡。與道德律相反的就是罪惡，不是自由。道德律驅使我們糾正自己一些作惡的企圖，諸如報復、暴力、盜竊等等。但是道德的指引並不是與自由相反的。它指引我們去自由地確認什麼是善的。它也不會左右人的自由。令人感歎的是，正是這個自由可以使人跌進犯罪的深淵。「當我們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我們明白邪惡只會奴役人，而不會釋放人。… 這樣的人，看似能隨心所慾，但他卻沒有真正的自由，因他決定不要天主，成了自己決定的奴隸，而在這決定裡，他並無自由可言。」[20]
與道德律截然不同的是由人所制定的法律。由於這些法律的用詞多是一般性的和簡潔的，它們或許不能夠就每一件具體的事情都清楚說明人應該怎樣做。一個受過良好的培育的人會知道，就每一件具體的事情，他必須採用他肯定哪一個才是對的方法去處理它。[21] 他絶對不能使用任何一個在自然道德律、或是在天主的法律裡根本就是邪惡的方法來行事，諸如通奸、蓄意殺人等等，縱使這些方法會帶來一些正面的作用。[22]
7. 道德良心
「道德的良心是理性的一個判斷，藉此人可以對一個將要做的具體行為，正在做的行為，或已經完成的行為，認出其道德的品質。」（天主教教理，1778）「良心依照自然律，明確表達倫理義務：判斷應作的事，而人的良心藉以認識此時此地為自己指定的善。」[23]
良心是「每一個人倫理行為的最近的標準。」[24] 所以，人如果做了一件違反良心的事，就是做了一件違反倫理道德的惡行。良心這個「最近的標準」 本身並不是決定何者為善，何者為惡的獨立而獨有的來源，[25] 而是由於它的本質：「良心判斷『最後』聲明是否某一個實際的行為合乎法律。」[26] 當人本著自己的良心，經過反覆思量，對一個問題得到了一個肯定的判斷之後，就再沒有推翻這個判斷的餘地，就是說：一個「自己的良心的良心」，或是「自己的判斷的判斷」，否則他永遠無法做判斷。
一個「正確」的、或說「真實」的良心，能夠對於一個行為在道德上的對與錯作出合乎真理的判斷。一個「錯誤」的良心則不能夠正確地判斷。它會把對的看成錯，錯的看成對。錯誤的良心是源於一個人的無知。如果這個人的處境是他不能夠認識到他的良心其實是錯誤的，因此沒可能改正它的話，這種無知就是「不可克服」（所以是無可譴責）的。但是，如果這個人的處境是他可以認識到自己的良心的錯誤，卻不願意改正它的話，這種無知就是「可以克服」（所以他是有罪責）的。[27] 一個人的良心如果犯錯，而錯誤是屬於後者的話，他不但會因做錯事而犯罪，而且他的罪責會因為他不去克服良心的錯誤而變得更加嚴重。
當一個人的良心能夠讓他對一件事情的是非黑白作出在道德上是正確無誤的判斷時，他的良心就是「確實」的。當人的良心使他對一個自己的判斷懷有幾分疑惑，但是仍然覺得對的機會大於錯時，他的良心就是「大有可能」的。當他對自己的判斷懷有疑惑，而且對這個判斷的對或錯是機會相等，甚或錯的機會大於對的機會時，他的良心就是「令人疑惑」的。最後，當他不知道該如何判斷，以致不敢判斷時，他就是處於一個良心「困惑」的情況了。
一個人只應該按照自己的確實的、正確無誤的良心去行事，以及當自己的良心處於一個不可克服的錯誤的狀況時努力找出正誤後才行事。[28] 他不應該在良心處於疑惑的狀態時行事，卻該事先藉著祈禱、探討、求教他人等方法找出真相。
8. 良心的培育
當一個人在自己的良心處於一個不可克服的錯誤的狀況時做了一件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事時，他不但傷害了自己，而且還可能傷害了其他人。再者，他有可能加重整個社會的良知的模糊不清。所以，個人的良心的培育是非常迫切的。（參閱天主教教理，1738）
良心的培育在於使人的理智能夠認識到什麼是真理（對天主教教友來說，這有賴教會的訓導），以及使人的意志和情感能夠藉著實踐各種德行而得到正確的教育。[29] 這些努力有賴終生不渝的學習。（參閱天主教教理，1784）
人若要正確無誤地培育良心，謙遜是不可或缺的。要培養謙遜，有賴於人在天主台前的誠懇，以及神修指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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